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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智理论是对他人内心世界的理解能力。它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基础环节，在社会适应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听障群体因特殊的语言环境等因素造成心智理论比健听群体的发展水平滞后，从而导致社会适应性较

低。根据研究发现，影响心智理论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解释、家庭对话和社会交往。根据前人研

究，结合积极行为塑造的原理，利用七步行为，帮助听障大学生提高心智理论水平，对提高听障大学生的社

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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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发展
普雷马克（Premack）和伍德鲁夫（Woodruff）在对黑猩猩的研究中创造了“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这个术语（又译为“心理理论”）。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将心理状态归因于自己或他

人并据以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的能力［1］。心智理论中所涉及心理状态的具体内容，通常包括愿望、信念、

意图、情绪等多重成分［2］。心智理论是社会认知的基本能力之一［3］。它在社会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

个体拥有发展良好的心智理论，不仅能准确地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而且能提升与他人相

处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心理理论发展的核心能力是对错误信念的理解。儿童通常在 4 ～ 5 岁之间能获得这种理解能力。一

旦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测验，就表明儿童能理解另一个人持有的信念可以与自己的信念不同。他们能

够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表征，即世界上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某人认为是真实的，从而将头脑中的想

法与现实区分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信念的推理会表现得更好。例如，他们能够准确判断一个

人对他人的意图［4］；他们还使用更高频率的心理状态术语来描述社会行为［5］。这种能力水平到成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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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一直持续提高。

然而与健听群体相比，虽然听障群体心智理论的发展轨迹似乎与健听群体心智理论的发展轨迹是一

致的，但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发展存在延迟。皮尔逊（Peterson）和威尔曼（Wellman）对年龄在 5 ～ 15

岁之间的听障青少年先后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把他们的心智理论水平与学龄前健听儿童（3 ～ 6 岁）相比。

当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通过相似的心智理论理解发展序列时，健听的孩子的平均错误信念获得年龄是 4.9

岁，而听障儿童的平均获得年龄是 12 岁［6］。此外，有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健听环境下成长的听障被试，

如果他们接触手语的时间比较晚，则其心智理论的水平也相对低［7］。在这些研究中，听障儿童除了听

力损失外，没有任何其他残疾；他们的智力也都正常。这说明，心智理论的发展延迟，与智力等没有关系，

但可能与语言的把握有关。马尔萨克（Marschark）等人研究发现即使是听障成年人，其心智理论延迟依

然存在。这说明心智理论的发展延迟，至少在听障群体中，即使到成年期也没有完全弥补上［8］。

2  影响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因素

2.1  语言对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影响

语言影响着 ToM 的发展水平已经被前人的研究证实。这里的语言包括语义和语法结构以及语言交流

经验。但是这三个方面究竟是哪一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存在一些争论。其中一种观点反映了语言决定论。

德伟里斯（de Villiers）认为句法的习得是理解错误信念和进行认知表征的必要前提。儿童想要理解错误信

念，就得理解句子补语结构［9］。心理动词和交流动词的使用直接区分了心理的内容与现实的世界。这种

分离是错误信念理解的核心。所以儿童要理解错误信念，必须掌握心理动词和交流动词的补语结构。舍尔

德（Slade）和汝夫曼提出，语义和语法在错误信念推理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使儿童能够反思

和完善对错误信念的理解［10］。例如，通用语法可以帮助跟踪 Sally-Anne 意外内容任务a中对象的位置变化。

而阿兴顿（Astington）等人则认为，并不是特定的语言技能能预测 ToM 的任务是否成功，而是语言

允许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互动又有助于任务的完成。这使儿童有能力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

将心理状态归属于他人，使人们能更亲密地参与其中。这表明语言和 ToM 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

的［11］。在语言测试上的早期表现预示着后期的错误信念表现；而早期的错误信念表现预示着后期的语

言表现［12］。这种观点与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有些一致。他们认为儿童通过参与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互动

来构建对错误信念的理解。这种社会互动包括关于思想的对话，强调个人的思想与他人之间的差异［13］。

由于听障群体的语言学习经历不同，使得他们有一个特殊的 ToM 发展环境。一般来说，有两类听障

群体。有听障父母的听障群体会在语言丰富的环境中成长，就像他们健听的同伴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和

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同龄人有共同的手语交流环境。相比之下，有健听父母的听障儿童通常是在口

语交流的环境中成长的。而语言交流环境是否能正常运转会受限于他们有限的口语能力［14］，以及父母

a　Sally-Anne 任务：向被试介绍两个洋娃娃 Sally 和 Anne，她们身边都有一个篮子。Sally 将一个小球放到篮子后用一块布将

篮子盖上，然后离开。之后，Anne 把球从篮子里拿出来放在盒子里。最后，Sally 回来了。被试需要回答：“Sally 会到哪里去找她

的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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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语是否流利。虽然这些孩子中有很多也学习手语，但是由于这些听障儿童的父母手语不太好，所以

早期的语言学习环境不如正常发育的健听儿童［15］。

由于口语能力受到限制，听障群体参与包括不同观点的讨论以及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例如，know、

believe、think）和一系列句法结构在内的各种对话的机会受到限制［9］。有研究表明，母亲话语的质量和

内容能够独立地预测孩子日后在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16］。另有几项研究表明，与出生就是听障并且

能够接触到手语的孩子相比，延迟接触手语的听障儿童在家里的谈话机会较少［17］。西克（Schick）等人

研究了 176 名听障儿童。他们的父母包括健听群体和听障群体。他们使用美国手语或英语口语。对照组

是 42 名健听儿童。西克等人将 Sally-Anne 的故事改成了图画书，使得完成任务过程中对语言能力的需

求降到最低。但结果仍然表明，有健听父母的听障儿童都表现出错误信念的延迟［18］。

2.2  解释对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影响

在语言对话中，解释是至关重要的［19］。在对话中给予解释可以使人物的内心状态与公开的行为相

联系［20］。凯尔（Keil）和威尔逊（Wilson）认为解释似乎是我们认知生活中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也是

日常社会互动的自然组成部分［21］。当 A 问为什么？ B 给出了一个解释，双方都能够评估和学习因果概

念。马尔沙科、斯宾塞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孩子有听力障碍时，听力正常的成年人更容易控制谈话，

为了避免混淆，听障儿童很少提及自己的怀疑、误解或错误的想法［22］。即便是在幼儿时期接受人工耳

蜗植入的听障儿童，也不太可能像学龄前儿童那样，有机会接触到关于人的非正式因果解释对话。而在

健听家庭中，这种对话与早期的顺利完成错误信念任务有关［23］。有研究要求听障儿童对学校行为规则

作出解释，结果发现，与健听的儿童相比，听障儿童表现要差得多［24］。阿诺德（Arnold）等人使用沟

通测试发现，与听力正常的同龄人相比，8 岁的听障儿童很少或从来没有要求过必要的解释［25］。卡尔

德隆等人同样发现，听障儿童在谈话中经常误解或忽视“为什么”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有限的解释和经历，

使许多听障儿童失去了学习理解他人的正当机会［26］。

2.3  家庭对话对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影响

语言最初的交流和解释发生在家庭环境中。有研究表明在对心智理论水平产生作用的家庭影响因素

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内部的心理状态对话，因为家庭内部对话不但能强化对语义和语法的训练，而且常

常包含对心理状态的解释［27］。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增加对心理状态的讨论，给孩子们提供了

更多的了解他人想法的机会，帮助他们测试和修正心智能力［28］。当家庭谈话内容涉及到心理状态时，

儿童会意识到思想、记忆和信念。这影响了 ToM 的发展。邓恩（Dun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那些谈话

中经常出现因果关系句子的家庭的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更有可能在 7 个月后的错误信念和情感理解任务

中取得成功［29］。戴尔（Dyer）等人研究表明，在进行家庭阅读过程中，母亲在阅读绘本时使用心理状

态术语的状况与错误信念的表现密切相关［30］。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联系可以持续至少 1 年［31］。为

什么含有心理状态的环境对心智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可能是因为它能引起个人对他人内心状态的注意，

明确地将内心世界与公开的行为联系起来，并塑造个人对人际事件的期望或者体验［32］。接触到心理状

态的环境，不仅能鼓励个人对心理状态进行更多的关注，还可以帮助个人学习如何发现特定的心理状态，

从而了解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33］。很多研究表明，心理状态对话可以预测 ToM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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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34］。谈论心理状态可以促进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的协调，激发自己与他人心理状态的比较，促

进对社会经验的反思［35］。那些有健听父母的听障儿童，至少在入学之前，他们家里通常没有人可以自

由地和他们谈论观察到的想法、感觉和其他心理状态。他们的 ToM 发展通常和自闭症儿童一样迟缓。相

比之下，在手语家庭中长大的听障儿童，从出生起就在家里自然地接触到手语，通常会像健听儿童一样

在早期发展 ToM［36］。有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考察了听障成年人在高级 ToM 上的表现，发现所有缺乏心理

状态语言对话的听障组对心理状态理解上的表现都比健听组差。

2.4  社会交往对听障群体心智理论水平的影响

当个体可以脱离家庭，独立进行人际交往后，ToM 就主要产生于社会交往中［37］。以语言为中介的

社会交往不但锻炼了语言能力，而且提供了解释心理状态的对话机会。因此，ToM 的发展不应该仅仅被

看作是认知能力增长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参与社会交往密不可分的产物［38］。社会交往使孩子成为

有思想、感情、欲望和信念的人。这些思想、感情、欲望和信念引导着他们理解他人的行为。相对而言，

儿童对心理状态的不断发现也为他们理解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 

做［39］。与年轻人相比，成年后期的心理状态理解能力下降被认为是社会活动减少的结果［40］，它与自我

报告的社交技能下降［41］和亲密社交网络规模相关［42］。一方面，也许对于高级 ToM 来说，并非所有方面

都需要足够的语言，或许丰富的人际交往经验可以作为语言的替代品，促进听障群体 ToM 的发展。更有研

究指出，经常使用句法补语的人，或者很早就有人际交往经验的人，更倾向于使用 ToM［43］。另一方面，

ToM 技能的提高可以支持同情他人能力的发展［44］，帮助个人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45］，甚至影响同伴欢

迎程度［44］。斯劳特（Slaughter）等人对 20 个研究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抽样了 2，000 多名年龄在 2 ～ 10

岁之间的听障儿童。结果显示，较高的同伴群体受欢迎程度与较高的 ToM 测试分数有显著正相关［46］。

3  听障大学生心智理论水平的促进
以往研究表明，心智理论是可以训练的。李斯（Lecce）和他的同事对 9 岁和 10 岁的儿童设计了干

预训练任务［47］，包括两种训练条件：ToM 条件和控制条件。ToM 训练条件以 ToM 的故事为基础，包括

关于复杂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内容和心理状态动词的小组对话。控制训练条件以身体故事为基础，由

关于身体状态内容和非心理状态动词的小组对话组成。结果表明，干预后，实验组儿童在陌生故事任务

中的心理状态推断能力优于对照组儿童。比安科（Bianco）等人［48］以李斯的培训计划为基础比较了儿

童在两种情况下的表现：一种是关注心理状态的干预条件，一种是关注身体状态的控制条件。实验同时

完成了儿童在干预前、干预后 14 天和干预后 2 个月的一系列评估。结果表明，培训计划能帮助参与者

将获得的 ToM 能力从小组内过渡到小组外，并得到维持。这种训练的效果在成年人群体中同样发生。李

斯等人测试了用 ToM 训练老年人的可能性［49］。老年人（58 ～ 85 岁）被分配到三种训练条件中的一种：

聊天、身体交流和社交。结果显示，ToM 训练组的 ToM 技能的提高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对照组，这支持了

高级 ToM 技能可能通过心理状态对话在老人中得到增强的观点。

听障大学生身体上的残缺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心智理论水平的滞后，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缺少能够提升心智理论水平的环境。心智理论水平的滞后使他们无法正确预测他人的认知和情感状态，

无法与他人合作、竞争，开展良好的人际交往，对他们在毕业后进入社会，适应社会造成一定困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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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听障大学生进入社会提升他们的心智理论水平非常必要。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提升听障大学生的心智理论的干预方法，卡瓦利尼等人针对儿童和成年人的训练

计划内容，可以针对听障大学生的特点，结合课题组长期坚信积极行为塑造的原理，利用七步行为，对

听障大学生的心智理论进行干预［50］，期待对听障大学生心智理论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完成干预，需要遵守以下原则。

（1）听障大学生心智理论水平干预的原则

①因人而异的原则。个人条件和成长环境上的差异会造成心智理论水平高低不同，因此，在干预过

程中要因人而异，将个人因素考虑在内，不同的个体给予不同的要求和指导。

②循序渐进的原则。采用固定的频率和次数，并在难度上循序渐进，逐渐推进心智理论水平的难度，

在一些环节，如果小组成员存在困难，可以反复。

（2）听障大学生心智理论促进的步骤

听障大学生心智理论水平与同龄健听大学生相比相对滞后。按照积极行为塑造的原则，干预者的任

务是帮助听障大学生提升心智理论水平，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要先确定好需要进行干预的小组成员，

组建好干预小组后，整个操作可分为七个步骤。

第一步，认识自己。请听障大学生在小组中分享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的事例，并运用乔哈里

视窗（Johari Window）［51］对事例进行分析，通过开放区、盲区、隐藏区和未知区的对比更好地认知到

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常常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步，寻找落差。请听障大学生阅读包含心理状态变化和心理状态动词的故事，想象自己是故事主人

公，在故事情境中模拟自己经常采用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对比第一步的分析，找出自己在处理时的问题所在。

第三步，学习语言。请听障大学生在阅读包含心理状态变化和心理状态动词的故事中挑选出其中的

一个心理状态动词，并思考是否可以用其他的心理状态动词代替，以及代替后句子的含义是否发生变化。

第四步，进行分享。请听障大学生在小组中相互分享每个人在听到别人的想法时的心理感受，分享

人和倾听者相互进行解释以提高分享人对行为背后心理含义的理解。

第五步，家庭实战。请听障大学生从阅读的故事中选择一个与家庭相关的故事在小组内部进行家庭

角色扮演，并分析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讨论是否有改进的方法。

第六步，学校实战。请听障大学生从阅读的故事中选择一个与学校相关的故事在小组内部进行学校

角色扮演，并分析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讨论是否有改进的方法。

第七步，生活迁移。请听障大学生在干预的过程中将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生活中，并在小组中分享运

用的情况，以考察干预的迁移效果。

在完成七步积极行为塑造的步骤后，根据听障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情况反馈进行干预内容的

调整，为下一轮干预确定新的目标。心智理论干预的困难部分在于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和对人物行为背后

的心理状态的分析和讨论，因此在进行积极行为塑造的过程中，第一步到第四步可以进行反复，目的在

于让小组成员能顺利地过渡到第五、六、七步，最终将对人物行为的理解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在整个干

预过程中，除了小组成员能按照积极行为塑造的步骤完成外，小组指导者的督导作用也非常重要，能帮

助小组成员始终围绕着心智理论进行讨论。

干预以小组对话的方式进行，所有的小组成员都以结构化的方式讨论同一个故事或主题，这可能使



·326·
以七步行为干预听障大学生的心智理论水平 2023 年 4 月

第 5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0403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参与者观点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变得非常突出，会增强参与者在心理方面的推理能力［52］。在进行心

智理论提升干预过程中，建立干预组和对照组两个小组，心智理论水平干预组关注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

词汇的运用，而对照组仅关注物理状况的变化，通过两组干预结果对比考察干预效果。两组参与者都参

与四次课程，每节课持续约 50 分钟，每周 1 次，共连续训练 8 周。在第一节课中，受试者被明确告知

培训计划的主要目的，并熟悉了参与干预的认知活动和过程。其他三节课分别包括：在视觉观点采择任

务中，参与者会反思这样一个事实，即同一个刺激，如果要求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

感受。概念性观点采择的目的是帮助参与者认识到两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愿望、信念和获得知识的途径。

考虑到听障大学生包含手语沟通和口语沟通两类群体，因此，在整个干预阶段，小组内部采用双语（手

语 + 口语）的沟通方式，并配备两名手语翻译帮助小组顺利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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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Mind Level of Hearing 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was Interfered by Seven W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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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of Mind is one of the core abilities of social cogni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daptation. Because of the spec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ory of Mind of the 
hearing impaired group lags behind that of the hearing group, which further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social 
adaptabilit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ory of Mind mainly include language, family, explain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xtract the key factors fro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using seven steps of positive 
behavior modeling, develop Theory of Mind training methods suita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To grasp the critical period before entering the society and improve their Theory of 
Mind a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Theory of mind; Intervention; Positive behavior 
modeling


